
7 “粥先生”的家规

6

5 92年前的木奇岭

2

3 出土与碑文之谜

4 两位老人解谜团

“七一”前夕，我们揣着这个谜团再访段青兰。

老人端详照片，连声道：“当年看到的就是这块碑，

刻的就是这两个字，‘红军’。找到就好了，我心也安

了！”一语未了，眼眶已湿。

“碑背面还刻有字，您当年见过没有？”

“没有。看过好多次，没有发现有字。”

过了好一会儿，老人记忆闸门訇然打开。她阐释

道：这背面碑文，应是石碑“失踪”时，当年帮助过红军

伤员的老一辈人特地刻下的记号，对应的是八座红军

坟。从小路由南向北穿过红军坟那面阳坡，因地势高低

而称“路上”“路下”。碑上刻的路下四人、路上三人，对

应七座坟；还差一个，就是立碑路上第二座的坟头——

加起来，正好八座！

老人感慨道：小时候听父亲讲，当年红军从良田过

来，红军伤员宁愿露宿山岭也不扰民，父亲被深深感动

了。母亲黄春孝讲，她和十多个妇女给红军送食物，有

人还是一双小脚行山路。永家冲 10 多户人家，与周边

村子不少人家沾亲带故，乡亲们都热心帮助红军。

围绕这块碑，7 月 15 日，我们又寻访到一位见证

者——大山口村黄家组村民黄诗书。老人 88岁，现居良

田镇滨河路，思维清晰，格外健谈。

我们随口问：“老人家，您认不认识黄家法呀？”

老人一脸惊喜：“黄家法是我父亲！你们怎么知道

他的名字？”

我们翻出一张红军字据的照片，说上面记着当年

乡亲们救助红军伤病员的事，在场者的名字，其中一个

就是黄家法。

老人激动起来：“上面写的几个人我都认识，他们

是永家冲的。黄亿传家住山上，离我家很近，和我父亲

一般大。小时候常听他俩讲当年帮红军的往事。”

“中央红军长征是 1934 年，当时您父亲多大？”

老人湿了眼眶，讲述起尘封几十年的往事——

“我父亲是民国三年（1914 年）出生的，1934 年刚

满 20 岁。我家住何家洞，即今黄家组，离岭上只两里

多路。父亲讲，红军经过木奇岭时留下了一批伤病员。

山上先后埋了八座红军坟。小时候，父亲带我上山给

红军烈士上坟，指着那块碑说，这是红军伤愈归队时

用刺刀刻下的。要永远记住这儿埋的是红军烈士，要

来除草上坟……”

两位老人的述说，印证了一段红军与百姓生死相

依的“长征记忆”。

红军碑。 作者供图

小石桥下的秘密

2026年 10月 2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廖慧文 版式编辑 吴广 杨诚

T8

黄诗书说，11 月 18 日清晨，段年明一行 7 人依约

而来，头天下午，李伟祥特地告知乡亲们：伤员们痊愈

了，明天要追部队去。段年明让多庆陪来送最后一次

药，便与他的父亲及多书、位垓、位笑、亿传相约为红

军归队送行。

收下药，李伟祥、廖运材与众人商量，决定为八座

红军墓立碑作记号，刻下“红军”二字。待到革命成功

了，好回来寻找祭奠长眠在此的战友。

一块麻石很快找到了。红军战士赵杰说，自己是江西

瑞金人，在红军学校最先认识的就是“红军”两个字。他用

刺刀在石头稍平整的一面，一刀一刀刻下了“红军”二字。

碑落成时，李伟祥、廖运材已写下一篇特写，记录

乡亲们帮助红军的实情，留存给段年明，这便是段家

四代珍藏的第二张红军字据，落款“一九三四年十一

月十八日”，其中写道：百姓协助“拢（砻）谷斗（抖）米，

搭草棚若（约）七十多平方米，另挖沙洞约三米宽、四

米深，供官兵伤员休息疗伤；段年明老先生专心医治

约六天；后有二十多名轻伤员李伟祥、廖运材、赵杰等

已归部队，剩下八名重伤员无法挽救而壮烈牺牲，埋

葬于木奇岭……当时到场人有：段多庆、段多书、段位

垓、段位笑、黄亿传、黄家法等 7 人协助而成”。

在高高的花木吊籽大坪上，几十名红军官兵踏上

归队征程，段年明一行依依相送。回眸凝望长坡窝地，

众人相约将这儿称为“红军坂”。

这之后，段年明将两张字据放入竹筒中珍藏。他

一生节俭，吃稀饭至新谷入仓，在乡间得绰号“粥先

生”。1946 年底，段年明病重临终立下家规：一不准兑

换借据；二要每年为红军烈士扫墓。

2025 年 12 月 9 日和 2026 年 1 月 28 日，湖南省博物

馆两次组织专家对这批实物资料（字据和竹筒）进行

实物鉴定和评估工作。

鉴定评估意见称“该套实物资料为 20 世纪 30 年

代纸质和竹质制品，藏品保存状况良好，完整度较高，

具有一定的历史、科学研究价值，符合展陈、保护和收

藏需求。”

2026 年春节后，郴州军分区来电，愿兑换那张借

据。段元法婉拒：“曾祖父立过家规，借据不能兑。”

华章更序。木奇岭上，那红军坟，那红军碑，那两

张红军字据，那军马铃铛……这些“长征记忆”，印证

着一支人民军队与这片土地的血肉联系。而那些献出

生命的红军战士，也终于有了被记忆、被追寻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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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读懂红军碑，还须回到 92 年前——1934 年 11 月

11 日。

那天是阴天。29 岁的段位笑跟着 45 岁的堂叔段多

庆上木奇岭干活。木奇岭在骑田岭山脉东麓，又称木秋

窝，掩隐着一片形如半圆的窝地。

临近晌午，叔侄俩靠着大田边一堆稻草吃红薯、拉

家常。货郎带来的消息说：良田来了大批红军，天冷了，

大多还穿着单衣、草鞋，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还在良

田老街贴了宣传标语……

多年后，段位笑常对儿女们讲那时情景：“当时红

军是从何家洞上来的，有好几百人，在岭上埋锅造饭，

有 30 多个伤病员安置在沙洞、草棚及杂房养伤……”

据《苏仙区、北湖区（郴县）革命斗争史》载：1934 年

11 月 9 日，红三军团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的部

署，一举突破敌人在郴县良田至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

线。11 月 11 日，红三军团兵分几路向西行进。

这支队伍一路不进村宿营，而是在岭上歇脚。杂房

外坐着 30 来个伤病员，几个重伤员躺在担架上。一个

年长些的伤员拄着拐棍挪步过来打招呼。他叫李伟祥，

红三军团的一个排长，江西人，左脚伤重，绷带上血迹

斑斑。

李伟祥找到段多庆：“找到房主就好啦，我想让几

个重伤员进房里遮风避雨！”

段多庆连忙说：“这房是我们家的，让他们快住进

去！”而段位笑则打起飞脚下山通知七旬长辈段年明。

晒谷坪上，当地德高望重的郎中段年明凛然道：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红军来啦，吾乡人当箪食

壶浆以迎红军！”

村后山路上，乡亲们相跟着：有的拎红薯、苞谷，有

的背稻草，竹篮里盛着辣椒、萝卜、青菜……

赶到岭上，李伟祥成了段年明治疗的第一个伤员。

乡亲们分作两拨，一拨跟段多庆挨着杂房搭草棚，一拨

随黄家法扩挖沙洞，红军担架队战士也纷纷加入。

一位自称“江西老表”的红军首长与段年明等人

一一握手致谢，宣布此处即为红军临时医院，留下一

个排配合救治 。他转身从军马脖颈解下两只军马铃

铛，分别赠予段年明和段位笑，说送这铃铛给他们留

个念想。

当天夜里，段年明与老伴商议捐粮捐钱。他们开仓

清粮、连夜筹借，凑足 20 担稻谷和 20 块银圆。

冬去春来，一场寻找“红军碑”的

行动在菜岭村展开。线索，是从“两枚

军马铃铛”开始的。

2025 年 12 月 4 日，郴州白鹿新村

小区，段青兰家。

我 们 的 话 题 围 绕“ 两 枚 军 马 铃

铛 ”热 烈 展 开 。81 岁 的 段 青 兰 ，朗 声

说：“小时候听父亲段位笑讲，当年他

们救助在岭上养伤的红军伤病员。一

个红军首长送了他们两枚军马铃铛。

可惜我家这枚铃铛后来遗失了。”

我们告诉她，我们在菜岭村村民

段元法家里目睹了一枚军马铃铛。还

赶 到 段 元 法 的 老 家 ，看 到 了 一 个 竹

筒，筒内藏着一卷 1949 年他姑姑结婚

时的礼单，礼单里包着两张泛黄发脆

的红军字据。这是他家四代人守护的

“传家宝”！

我们感慨道：“今天寻访到您，祈

盼能挖出更多红色记忆，哪怕只言片

语也是‘宝贝’！”

沉吟片刻，段青兰道：“木奇岭又

叫红军坂，是当年红军伤病员的养伤

地。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是大队妇女

主任，带人在木奇岭上干活。我看到

有 8 座红军坟，其中第二座坟前立着

一块石碑，上面刻了‘红军’两个字。

父亲说，这石碑是红军离去时特地刻

下留作记号的，待革命成功了，好回

来寻找长眠在此的战友……”

“您当时看到的红军碑是什么样

子，现在何处？”

老人比划着说：“那是一块普通

的麻石，没有打磨，红军就着石头刻

下‘红军’两个字。”她说，大概在 1966

年之后就再没见到那块红军碑了。寻

找“红军碑”，牵动了许多人的心。然

而这并非易事——它毕竟已湮没 60

年了。

郴州市苏仙区良田镇菜岭村境

内，有一座海拔 870 多米的山岭，名叫

木奇岭。岭上那面起伏的阳坡，有个

响亮的名字——红军坂。坂上长眠八

位红军烈士，留存有两枚军马铃铛、

两张红军字据，以及一块近年才重见

天日的红军碑。那段几近湮没在历史

长河中的“长征记忆”，随着红军碑的

出土，再次清晰地显现在山水之间。

4 月 10 日，红军碑出土现身的日子。蓝天下，段元法

小心翼翼清除石碑周边泥土，一点一点扒起碑来。出土

时，碑面布满泥土与苔藓。

几个人随即用溪水清洗。待泥垢尽去，碑上文字清

晰呈现：正面两个繁体大字，“红军”。这应该是用刺刀

雕刻的，字体朴拙有力，刻痕甚深；背面刻着“路下四

人，路上三人，共七人”的字样，寥寥数语，记录红军烈

士坟堆的位置。

经测量，此碑实为一块不规则麻石，未经打凿修

整。经测量，长 57 厘米，宽 25 厘米，厚 9 厘米，重约 25 公

斤，与段青兰老人所述吻合。

大家激动难抑。段元法虔诚地背负石碑下山，一路

护送至郴州市档案馆。他说：“当年我曾祖父和乡亲们

救治红军伤病员，走的就是这条‘红军路’。如今红军碑

找到了，我应该背着它重走‘红军路’……”

面对红军碑，我们像朝拜一样，久久端详，变换角度拍

照。这块石碑甚至没有一个“墓”字，却实属罕见的红色文

物实体，其两面刀刻的不同字体的碑文，更为罕见珍贵！

字体笔锋迥然不同，显然出自两人之手。正面“红军”二

字是红军所刻，那背面的文字，又是何时何人所刻呢？

翌日清晨，木奇岭上先后出现两拨人。

第一拨是黄家法。他一大早拉开门却惊见两个掉

队的红军重伤员昏倒在家门口。他赶紧喊来几个人，

用两块门板抬上山抢救。然而伤势太重，流血太多，青

松翠柏间，平添了两座红军新坟。

第二拨人是两小时后出现的送药送粮送菜的队

伍，足足二三十人。

当段年明郑重道出“捐粮捐款”时，李伟祥再三推

辞，老人恳劝。争执到最后，李伟祥提出把“捐”改为

“借”，否则坚决不收。老人应允了。李伟祥当场写下借

据，并与廖运材一起签字：

“今借到段年明医生名下稻谷贰拾担正（整），还另收

银圆捐献贰拾大园（圆），是实此据。经收人红三军（团）战

士李伟祥、廖运材。公元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

接下来的日子，让乡亲们揪心悲痛：6 个重伤员因

伤势过重相继牺牲，大家一一掩埋。高高的阳坡上，从

此有了八座红军墓。

11 月 15 日，又有一队队红军途经木奇岭——这

是担任总后卫的红五军团，下辖第十三师、第三十四

师，以顽强阻击和悲壮牺牲赢得“铁流后卫”之誉。开

国上将陈伯钧《长征日记》载：“十一月十五日（阴）。最

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行军，由平和经枫树坳、两湾

洞、两路司、蔡家湾、大山口、甘脚（岗脚）到黄茅，计程

六十里……”从大山口翻山到岗脚，所经正是木奇岭！

这 一 天 ，岭 上 隘 口 两 旁 ，站 满 了 迎 送 红 军 的 人

流 ——一群老百姓与一群红军伤病员。他们捧出红

薯、苞谷、青菜、大米——这可是红五军团急需的物

资！这条山路上，走过了红五军团一万多名将士：军团

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走来了；第十三师师长陈伯钧

和政委罗荣桓走来了；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和政委

程翠林走来了——半个多月后血战湘江，程翠林牺牲

于敌炮之下；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毅然绞断肠子壮

烈牺牲，年仅 29 岁……

转眼间，丙午春节临近。这一天，

我们会同郴州市、区党史研究室一行

人到了菜岭村，又辗转去毗邻的红花

村（今 属 郴 州 市 北 湖 区 仰 天 湖 瑶 族

乡）。那里有两个自然村，新屋里、瓦屋

里。它们就在木奇岭西边，到岭上有两

公里路。

响起一阵狗吠声，村民们围拢上

来。66 岁的黄家根老人煞是热心，说

找“红军碑”是大事，他会放风出去，

让大家都来参与。听老辈人讲，当年

红军在村里过了三天三夜，当时有红

军伤病员在山上养伤，还遗有红军坟

哩。老人的话让我们充满希望。

今年 3 月 20 日，郴州天龙汽车站

旁，转机不期而至。段元法偶遇远房

老表黄福都——他俩的曾祖父是表

兄弟。寒暄之后，黄福都说：“老表，你

珍藏‘两张红军字据’成名人了，上了

电视了。岭上有一块红军碑，你不晓

得它在哪里吧？那也是宝贝呀！”

段元法一下捏紧了心：“哎呀，我

们正在找那块红军碑！你知道下落，

快告诉我！”

黄福都直爽告知，从红军坟下来

几十米的田塍路上，有座一米宽的小

石桥，挨着一块几分地的水田，那碑

就藏在石桥底下，有几十年啦！

66 岁 的 黄 福 都 是 红 花 村 瓦 屋

里 组 人 ，祖 山 就 在 木 奇 岭 。小 时 候

随 老 人 扫 墓 ，也 为 红 军 烈 士 扫 墓 ，

在 祖 山 左 斜 边 第 二 个 墓 前 ，见 过 这

块 刻 着“ 红 军 ”二 字 的 石 碑 。后 来 听

爷 爷 说 石 碑 藏 在 小 石 桥 下 ，只 是 没

说何人埋藏。

那红军碑是否还安然藏在石桥

下？

3 月 23 日，风和日丽。段元法带

人上山探寻，劝我们在家等待，说山

高路远。

一小时后，手机响了，段元法高兴

道：“红军碑找到啦！我撑住石板桥跳下

水沟，一俯身便探到了——原来它就掩

藏在石板下，与石板重叠在一起！”

那一刻，山上山下，都响起了欢

呼声。

寻
找
红
军
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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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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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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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铃声牵出的线索

红军坟与一张借据

俯瞰木奇岭。 黄建华 摄（湖南图片库）


